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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七”可谓是世界性的神秘数，其形成的渊源虽有地域性差异，但主要与人类对于宇宙空间、天体
运行规律以及人体生命节律的认识等因素有关，体现了原始时代时、空、数一体的整体思维特征。其与中医
学的关系主要反映在七数分类模式与以 “七”为基数的周期节律两个方面，在对神秘数字 “七”与中医学
关系的认识时，须持十分审慎的态度，理清模式推演与实践经验的主次、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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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世界文化中使用最广、影响最深远
的神秘数字之一，它在中国、犹太、伊斯兰、希
腊、罗马、印度等诸多地域，在宗教、神话、巫
术、哲学、文学及民俗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普遍的
应用。故有学者认为，“七”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世
界性神秘数字，几乎应用在社会文化的各个领

域［1］135。“七”与中医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必
要加以探讨。

1 神秘数字“七”的产生渊源

神秘数字 “七”何以形成，至今学术界并无
统一的认识。恩斯特·卡西尔曾指出: “如果我们
试图追溯附着于各种圣数的情感值的始源，那么我

们几乎总会发现，它的基础是神话空间感、时间感
或自我意识的特殊性。”［2］

1. 1 空间方位认识与神秘数字 “七”
从人类对空间方位观念的发生发展来看，总是

先认识日出与日落两个方位———东与西，然后才认
识另外两个方位———南与北。方位认识的进一步发
展，有了上、下、中的意识，则有了 “七”的观
念。列维·布留尔［3］指出: “契洛基人的两个神圣
的数是 4 和 7，……4 这个神圣的数是与四个方位
直接相关的，而 7 除了 4 个方位以外，还包括‘在
下’、‘在上’和 ‘这里，在中间’。”恩斯特·卡
西尔［2］166也说: “如同四崇拜一样，对五和七的崇

拜也可能由方位崇拜发展起来: 伴随着东、西、
北、南四个基本方位，世界中央被看成部落或种族
获得其指定位置的区域，上与下，天顶与天底也被

赋予特殊的神话-宗教个性。例如在祖涅斯人中，
就是这种空间-数字关联产生出决定他们独一无二
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理智的和社会学的世界那
种七等级制形式。在别的地区，数字七的巫术-神
话意义也显示出特殊的基本宇宙现象与宇宙观念的

关联。”由此可见，随着人类思维的演进，时空认
识由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拓展，神秘数字也获得新

的象征符号，由“四方”的平面方位转向 “七方”
的立体空间。叶舒宪［4］认为，现实的空间只有前
后左右上下六个维度，加上中间为七，已经到了极

限，所以七就成了宇宙数字、循环极限数字，在象
征中间方位之外又有了魔法的、乃至禁忌的意义。
徐辉［5］继承了叶舒宪的观点，通过解读中国的人

日创世神话和西方基督教典籍 《圣经》，指出数字
“七”在神话传说中表示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
间。钟年［6］在列举了数字 “七”在神话、传说方
面的大量实例之后也认为，正是因为在空间划分中

立足点 ( 中心) 的地位，使数字 “七”获得了模
式数字的资格，中华文化崇尚 “中”的文化传统，
又进一步强化了模式数字 “七”的神秘性和神圣
性; 但他对叶舒宪之说提出质疑，认为在中国古代

文化中，被认为极限、无法再增的数是 “九”而
非“七”，此有将数的极限与空间极限混淆之嫌。
刘道超［7］在深入分析了以 “七”为表象的一些民
俗及医药事项的基础上，对钟年的观点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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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空间划分中立足点的地位”，只是数字
“七”获得模式数字资格的一个较为次要的原因。
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体现了中国古代先哲对宇宙天体

运动节律 ( 即“天道唯七”) 和人体生命节律 ( 7 ～
8年) 的认识。但其有关运动节律的论证尚欠充分。
1. 2 原始天体崇拜与神秘数字 “七”
古代人们通过用肉眼观察太阳、月亮、星星来

确定时间和方向，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在此
基础上诞生了占星术，即通过天体的运行来占卜凶

吉祸福，预测自然灾害、战争的输赢和个人的命
运。《易传·系辞下》曰: “天垂象，见吉凶，圣
人象之。”明末顾炎武在 《日知录》中指出: “三
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

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 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

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由此可见，天文知识在
人类早期文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此也产生

了与天文有关的神话、文化知识及神秘数字等。
神秘数字 “七”与天文的联系，从世界范围

内而言，当首推日、月与木、火、土、金、水五大
行星，古人称为七曜。 《尚书纬·考灵曜》曰:
“日月者时之主也，五星者时之纪也。”古代将日
月的视运动作为制定历法的依据，而五星的运行不

仅用于制定历法，同时也是星占学的主要观测对

象。日月五星在古代天文学和古代星占学中都是主
要角色，恒星天空只不过是衬托它们的背景，西方

星期计日法的产生，也与此有关。《素问·五运行
大论》曰: “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
纬虚，五行丽地。”这里七曜与五行相对，说明七
曜犹如五行，与古人的政治、军事、文化、生活等
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引发人们的神秘意象，自然形

成了神秘观念。
中国古代以 “七”为神秘数字，还与北斗七

星及二十八宿有关，对此不少学者都有所论述。如
何柏生［8］认为，中国人除了用北斗七星辨方向、
定季节外，还把它与政治法律联系起来。《史记·
天官书》曰: “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
政，……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
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

斗。”可见北斗当时在人们眼中起着像皇帝一样能
够总管世间万物、制定生息规律的重要作用，进而
由对北斗七星的崇拜，使数字 “七”也被赋予了
信仰内涵，附上了神秘的、神圣的色彩。张竞
艳［9］也认为，对北斗七星的崇拜是神秘数字 “七”
形成的重要原因。叶舒宪等［1］155则认为，与天象相

关的圣数“七”并不只北斗七星一项，还应提到
四倍于“七”的二十八宿。二十八宿是把黄道和
赤道附近的两个带状区域内的星象分为二十八个不

等的部分，是判断日、月、五星运行位置的标准。
一面七宿形成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分别
与四宫、四象、四季相互配属。陈江风［10］也认为，
这七个一组的灵物，和 “七曜”的运行相结合，
不仅具有纪历参照物的神秘性，而且与人们的日常

利益息息相关。也正是因为它们一方面和天神崇拜
的精神信仰有关，一方面又和制定历法的日用生活

密切相联，“七”这个数字便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特
别受人注意。卓廉士［11］187从术数的角度分析，指
出“二十八宿加上七星为数三十五。以日、月、
五星之七为基数，四七二十八、五七三十五皆是七
的倍数”。
此外有学者认为，神秘数字 “七”的产生，

除天象崇拜外，源于人自身之七容易产生七为生命

之数的体悟。如人体、心志有七窍、七情等，《素
问·上古天真论》关于女子以七为生命基数等。
因此认为，“在对奥妙无穷的人自身的灵肉结构与
机制的感悟体察中，七成为表达生命规律的常数与

宿命的定数”［12］。王国维通过研究周代青铜器铭文
后提出了著名的 “月相四分说”［13］，马丽娜［14］在
此基础上，通过对月亮圆缺周期以及人体生理周期

的分析，认为“七日”作为时间界限体现着生命
活动的周期规律，数字七在这里就起到了一个标志

界限的循环代码的作用。
综上所述，“七”作为世界性的神秘数，其形

成的渊源虽有地域性差异，但大多与人类对于宇宙

空间、天体运行规律以及人体生命节律的认识等因
素有关，体现了原始时代时、空、数一体的整体思
维特征。

2 神秘数字“七”与中医学

“七”一旦成为神秘数字，则可作为一种规制
数字或模式，用于建构世界秩序，其投射到王权架

构、祭祀礼仪、文化现象中，形成不同的数字文化
结构，同样也可能影响到中医学的理论建构及临床

实践。
2. 1 七数分类模式
早在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多次出现对数

字“七”及其倍数 “二七”等的运用，如所载治
疗疣疾的巫方曰: “以月晦日之丘井有水者，以敞
帚骚 ( 扫) 尤 ( 疣) 二七”; “祝尤 ( 疣) ，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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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日之室北，靡 ( 磨) 宥 ( 疣) ，男子七，女子二

七”。所载禁咒方曰: “贲者潼 ( 肿) ，若以柏杵
七，令某頽毋一。”吕亚虎［15］对出土简帛文献中神
秘数字“七”与医疗活动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
认为无论是禁咒巫术疗法还是一般的医学疗方中，

“七”或“二七”被经常用来作为动量或物量的标
准。这说明在中国早期医学中，“七”这一神秘数
字就己进入人们的医疗信仰中，并且占据着非常重

要的位置。
中医经典著作中也常运用神秘数字 “七”，如

《黄帝内经》中有 “七星” “七窍” “七疝” “七
诊”等术语。 《灵枢·九针》曰: “七以法星”，
“星者人之七窍”。《灵枢·脉度》曰: “五脏常内
阅于上七窍也，……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提示
头面七窍是观察五脏虚实的窗口。《素问·三部九
候论》提出三部九候诊脉法中七种有病脉象，曰
“七诊虽见，九候皆从者不死，……若有七诊之
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 《素问·骨空论》曰:
“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难
经》有五脏七情、七冲门之说，《神农本草经》有
中药配伍的七情之论等。
关于中医病因七情学说的形成，张光霁等［16］

对“七情”中“七”的由来做了考证，认为这一
数目的确定是同时受到了儒家思想、包括 《礼记》
在内的时代文风、医家以七论病方式以及陈无择推
崇经典思想的影响。乔明琦等［17］通过对陈无择治
学根底、学术风格的考察，也认为陈无择把情定为
七是受汉代以来 “七体”文风与 《难经》以降
“以七论病”思路影响的结果。
在方药的临床应用方面，后世亦有神秘数字

“七”的运用，如《华佗神方》卷四载治“诸黄症
神方”所用药物: 瓜蒂二七枚，赤小豆二七枚，
秫米二七粒; 同卷治 “急黄神方”用药有: 赤小
豆、丁香、黍米、瓜蒂各二七枚。在制药方面，
《本草纲目》卷九水银条集解曰: “烧存性，盛入
瓮内，封口，埋土坑中四十九日，取出自成矣”;
《本草纲目》卷八铁铧，主治心虚风邪等， “以久
使者四斤，烧赤，投醋中七次，打成块，水二斗，

浸二七日，每食后服一小盏”等。
2. 2 七日周期节律
恩斯特·卡西尔［2］指出: “神话空间感与神话

时间感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两者一起构成神话

数观念的起点。”田大宪［18］认为，人类总是以表示
空间方位观念的符号作为时空认识的基本尺度，这

种原始的时空混同，往往呈现为以空间方位的某一

点来标志时间循环的周期，因而某一空间方位也就

同特定的周期归为一体。因此，神秘数字 “七”
在表示“极限方位”的同时，也可表示生命的周
期变化，有物极必反、周而复始的意味。《周易·
复卦》曰: “复: 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
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传》曰: “反复
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即 “七日来复”是天
体运行之道。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观念来看，
“七日来复”也当是人体生命运动的规律。 《灵
枢·平人绝谷》曰: “黄帝曰: 愿闻人之不食，七
日而死，何也?”《伤寒论》第 7 条曰: “病有发热
恶寒者，发于阳也; 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
阳，七日愈; 发于阴，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
故也。”第 8 条曰: “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
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这里虽有实际观察的结
果，但也有神秘数字观念的影响。《素问·遗篇·
刺法论》的论述则更多地反映了神秘数字 “七”
模式的影响，曰: “其刺以毕，又不须夜行及远
行，令七日洁，清净斋戒，……思闭气不息七遍，
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

下津令无数，……刺毕，可静神七日，慎勿大怒，
怒必真气却散之”。这里反复提到斋戒、静养当以
七日为期。 《刺法论》所载小金丹的组成及炼制
谓: “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
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

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之也。七日终，候
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

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

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气咽之，服十粒，

无疫干也。”卓廉士［11］190认为，这里药物配伍的比
例应该来自反复组合的经验，但炼制的时间一共用

到了三个 “七日”，一个 “三日”，三七二十一，
然后用“火二十斤”加“一尺筑地实”，又应三七
二十一之数。物以三生，七为天地周期之数。显然
与神秘数字“七”所蕴含的极限循环之意有关。
另外，也有不少学者将 《素问·上古天真论》

所论女性以七为生长发育基数作为神秘数字 “七”
的应用范围，但与男性以 “八”为生长发育的基
数相提并论，究其实质，当主要来自于古代医家对

人体生长发育及生殖规律的实际观察总结。一般情
况下，女性 14 岁左右月经来潮，49 岁左右绝经，
而男性发育较女性稍迟，故女性以七、男性以八为
基数，基本符合各自的生长发育及生殖规律。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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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健康人骨量随年龄增长变化的研究发现，骨量变

化的规律与肾主骨理论所描述的骨骼生长发育及其

衰老的规律基本一致［19］。因此，用神秘数字“七”
解释女性以七为生长发育基数似有牵强附会之嫌。
综上所述，神秘数字 “七”的产生与人类对

于宇宙空间、天体运行规律以及人体生命节律的认
识等因素有关，体现了原始时代时、空、数一体的
整体思维特征。其与中医学的关系主要反映在七数
分类模式与以“七”为基数的周期节律两个方面，
在对神秘数字 “七”与中医学关系的认识时，须
持十分审慎的态度，理清模式推演与实践经验的主

次、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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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lationship between Number“Seven”and Chinese Medicine
XING Yurui，MIAO Yanxia
( Basic Medical School，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Shaanxi，712046)
ABSTＲACT “Seven”is the mysterious number all over the world． Although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its
origin of formation，it is mainly related to human understanding of astrospace，celestial body motion law and life
rhythm of human body that reflects wholeness mode of thinking about time，space and number in the primitive tim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mber“seven”and Chinese medicine mainly reflects classification pattern of seven classifi-
cation and circadian rhythms based on “seven”as cardinal number． When researchers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ysterious number“seven”and Chinese medicine，they must have very prudent attitude to clarify primary-
secondary and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dal deduc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Keywords mysterious numbers; seven;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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